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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年前，陪母亲去买过年的新衣，一路

上都是在纠结和争执中进行。每试一件

衣服，母亲都嫌贵，而她看中的，我又觉得

太廉价了，于是母亲的结尾常是“我这么

大年纪了，穿这么贵的纯属浪费”，而我常

常说的是“能享受就享受，您也该穿些好

的了”。

最后，母亲负气回家了，于是我抱着

一件她穿着很合身、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

贵的衣服回家了。

因为已经剪了标，不能再退，于是母

亲几天没搭理我。可到了过年的那一天，

母亲却穿上了那件衣服，年后正月走亲

戚，穿的依旧是那件衣服。甚至在和亲戚

们聊天的时候，话都要多些，声音也都要

响亮许多。

当然，当有人问到衣服的时候，母亲

还是要把我狠狠地骂一顿，可那隐隐的骄

傲和自豪，我还是能够轻易地听得出来。

自我开始工作后，给父母买东西就没

有便宜过，他们辛苦了一辈子，该用一些

好的东西了。

只是因为经济条件的缘故，刚开始的

时候，可能是生活用品，后来便是衣服、首

饰和电子产品等。

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给父亲买

了一支牙膏。知道这支牙膏的价格后，父

亲恨不得给我一个爆栗，可它却让“烟枪”

父亲的口腔卫生好了很多，甚至让他烟量

也比以前少了很多。再后来，父亲便开始

长期用那款牙膏，只是他用得特别的仔

细，一点点都不浪费。

在我刻意的“富养”下，父母常常像是

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双开门的大

冰箱可以放这么多东西；好的衣服哪怕是

穿旧了，都有价值感；好的床上用品，竟治

好了他们的失眠；好的厨房用品，可以省

很多的时间……虽然父母还是会因为

“贵”，而对我“咬牙切齿”，而我却甘之如

饴。

富养父母，是我认为最应该做，也将

永远会坚持下去的事情。

前几天，母亲拿出一个账本，是这么

多年我给他们买的“贵重物品”，她都记了

账。“瞧瞧，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母亲

指着账本道，她还是有些心疼。我呵呵一

笑，回母亲：“瞧瞧，您多会培养，我又会挣

钱又有孝心。”

那一刻，母亲虽然愣了一下，但却笑

得无比的开心。

窗外，风用温柔的手掌，把夜

空所有的乌云都推开了，只剩下一

枚又圆又大的月亮，高高地镶嵌在

正中央；月亮投下的月光，如羽毛

飘落，如白霜飘落，落在树的枝丫

上、草丛间、地面的空白处，使得

世界一片银装素裹。此等美景，李

白见过。因此，他提笔写下了一首

千古绝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 霜 。 举 头 望 明 月 ，低 头 思 故

乡。”

窗内的人，可以睹窗外之物思

人、思故乡，其实，还可以什么都不

思。物就是物，不必做抒情的附庸，

它尽管呈现它的各种色彩与姿态便

是，而你也不必做一个思绪万千的

人，你的双眼尽管记录便是。

那刻，你站在窗口，丢下了任何

情绪，是如此的安静，犹如一台摄影

机。

窗外有蓝天。蓝天辽阔无边，下

面飘着几团柔和的云彩。云彩的颜

色不一，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赤色

的。云彩的大小不一，有的大如大

象，其次大如雄狮，再其次大如猎犬；

而小的，有的小如猫咪，有的小如老

鼠，或者鸟雀。

云彩下面，有几群叽叽喳喳的

燕子。它们伸展着双翅，来回穿梭

千百回，炫耀着飞翔本领。它们疲

了倦了，便将一把把锐利的剪影收

起，若无其事地停歇在电线上，摆出

迥然不同的姿态，有的昂首挺胸，有

的一动不动，仿佛在闭目回想一段

催眠曲。

有时窗外是雨天。雨水如柳

丝、牛毛、帘子。

更多的时候，雨水如一台巨大

的缝纫机。它交织着，编织着，抖动

着，交给我们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世界。但雨声比织布动听得多。

雨水滴落在枯荷上面是一种声音，

而滴落在池塘上面，溅起一个个圆

形波纹，又是另一种声音。雨水滴

落在竹叶上的声音最好听，听者打

开耳朵，听到的是一种淡雅、一抹翠

绿、一杯茶，听到的是笛子的前世。

待到声音停了，完全收紧了，世界一

片烟雾缭绕，温润如玉。而这时，你

仍然听着，雨也仍然下着，但降落的

地点是曾经。

窗外有青山。坐落在云雾中的

青山，仿佛有袈裟加持，充满了淡淡

的禅味儿。风吹雨打，它不避这风

吹雨打；时间流逝，它就抵抗这时间

的流逝。它心如磐石，坚决如铁。

据说，它为了破壁，求取真经，已经

在那里静坐一万年了。

坐落在阳光下的青山，悠远厚

重，更具古典意境。那山，脉络清晰

无比，仿佛印刻在一张纸上。你越

看越有味，越看越觉得大家笔下的

山水画，与之相比稍逊几分。此外，

你还能看到青山的个头参差不一，

拥挤着，仿佛波浪连接着波浪，一浪

还比一浪高，争相跃入眼底。而大

雁的队伍是最高的，它们组成几个

人字，并排着，飞翔着，给画面增添

浓重的点缀。

有的窗外，近处必有小溪蜿

蜒。一年四季，小溪喧哗声声，永无

止息地向东而去，有时载着岸边树

上掉下的落叶，有时载着掉下的落

花。至于落花是桃花还是梅花，取

决于吹来的风是春风还是冬风，或

者，取决于种花人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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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某品牌脱排油烟机突然出现

“异响”。

妻子“告急”后，我急忙欲打电话去该

公司售后服务部求助，但翻遍家里各处，

也没找到当时买机时的保修单。

突然想到万能的网络，马上上网查

找。输入关键词后，一连串某品牌脱排油

烟机特约维修的400电话跳出屏幕，到底

哪一个是正宗的呢？我一下子也难以确

定。

愣了半天，我找了个看上去还比较像

一点的400电话。拨过去后，对方很亲切

地问我，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我当时

就有些疑惑，品牌公司售后服务热线，应

该是有很多接线员的，而且应先报工号再

问服务事项。

我就问接线员，你们是××品牌公司

的售后维修服务热线吗？对方肯定回答，

是的。又说，请问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

吗？

这时，我在疑惑中“被相信”了，就把

脱排油烟机的“异响”情况叙述了一遍。

接线员说，我们可以派师傅上门来检查，

如有损坏可以维修，如只是油污堵塞，可

以帮助清洗。我又问了价钱，对方报了上

门、维修、清洗的价钱，我感觉没什么不正

常之处，就与她约定了师傅上门的时间。

挂了电话后，我有些不放心，想验证

一下。于是又找了一连串 400电话中的

另一只。打通后，我问他们是不是某品牌

的售后维修服务热线，对方说，我们是特

约维修部，油烟机嘛，都是特约维修部修

的。我一听，马上挂断了电话，还为自己

刚才找对了电话而庆幸。

这时，妻子不知从哪里翻出了该品牌

厨具的五星服务体验卡，上面赫然登着该

公司9字开头的8位数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电话，我立刻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先是一阵轻盈的音乐，

随后按照录音要求，按了维修油烟机的数

字，一位接线员接通了电话。她先报工

号，再问事由。根据报修故障情况，我与

接线员预约了师傅上门的时间后，问对方

如查下来没问题，师傅可否帮助清洗？接

线员说，本品牌油烟机是不用清洗的。

电话一挂断，我马上清楚我遇上“李

鬼”了，立即拨通刚才已预约维修的那个

400电话，告知取消预约。

过了不一会，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问

我要修的脱排油烟机是什么毛病，家住哪

里。我问你是400的还是9××的，来电者

操着浓烈乡音的普通话，说什么400还是

9××的，你不是要修脱排油烟机嘛？我重

复问了几次，她才告诉我是 400的，我马

上对她说，我已取消预约维修了，赶紧结

束了通话。

几个小时后，该品牌公司的短信发到

我手机上，告知明天来维修的服务工程师

姓名及上门的时间段。

第二天，品牌油烟机公司的服务工程

师如约提前上门。经他检查，脱排油烟机

无毛病，只是一只螺丝有些松动，他紧了

紧，异响就消失了。

我问服务工程师，网上这么多贵公司

的400特约维修电话，与你们公司什么关

系？他回答无任何关系，公司对此也很无

奈。

几天后，我把修脱排油烟机的过程

说给邻居听。他说你算命大的，上次×
号里的胖老太遇上了一个“李鬼”。一只

好端端的空调，明明没什么毛病，只需加

一点制冷剂就可以了，结果上门费、维修

费、零件费等，足足付了 1000多元，空调

还是不制冷。还是胖老太儿子叫朋友来

一检查，才发现其中“猫腻”的。胖老太

又气又心痛钱，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多

星期呢！

我听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1
一蓑云梦里，野棹寄安闲。

新雨斜斜织，坐观山泽间。

2
夕照鳞波叠，冬醪饮薄寒。

杯空人未醉，春涨尽余欢。

3
东风薰暖日，柳下忆晴川。

寂泊心无定，将辞渡海边。

4
飞红春满目，千瓣染平湖。

半醒遥思起，餐霞弄玉酥。

5
兰芽破土又初生，点点鹅黄着嫩茎。

昨夜春雷连踵响，九州昭示共承平。

侥幸从“李鬼”斧下脱身
□任炽越

春思 □梅森

征文启事

旺山春游图（国画） □冯豪


